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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忌胡亂進補
今年早已入
春，過去的冬

天不算寒冷，竟聽到有朋友還在
燉鹿茸，令我大吃一驚。
在高速商品化的時代，清熱產
品或補品最暢銷，但走向兩個極
端卻不是好事。不少人一咳就煲
羅漢果、龍脷葉、青欖、川貝；
面色不好就花膠、燕窩、杞子。
有感冒在身，千萬不要胡亂清
熱或進補。至於平常日子，其實
也不能不看天時氣候進補。分享
一下聽過的兩個例子︰
一、孩子底子瘦，有吃西藥及
有打六合一疫苗，天生不高大，
父母則體格不俗。媽媽不太明白
孩子為何不吸收，一歲後開始燉
雞和蔘湯給孩子喝。一段時間
後，孩子生眼瘡，要做手術切
割。
二、一位婦人長期身體不好，
身子虛弱，家境很不錯，常常自
己煲花膠人蔘吃，但沒有起色。
後來看一中醫，中醫說吃補品太
多，不用開藥，着其煲蘿蔔湯，

加一些其它材料，我也不太記
得。總之主要是破一破其體內亂
衝的氣，服後再慢慢調理。醫師
說亂吃補品也會生腫瘤。
一般城市人營養好，不用太擔
心不夠營養，除了補品，什麼鈣
片或補充劑，其實也不是必需
的。我極端點說，連維他命C和
益生菌也是，在家看門口可以，
但不用天天吃，即使需要也是要
從新鮮食物攝取，除了是能量不
同，也是因為整全食物有其相
剋，抽取個別營養素，過量會易
生危險，胃和腎也負擔不來。二
是益生菌一類，會令身體太倚靠
外來的支援，自己就不會做了，
懶散了。城市買到不同種類的食
物，日常吃豐富新鮮的食物，什
麼顏色的都吃，觀察身體對不同
食物的反應，自己調節，就已是
對自己最好的餐單了！
另外，最佳的補品其實不昂

貴，就是太陽和海灘，多曬多
浸，赤腳接地，身體自然會有正
面的反應。

不管怎樣，因
編採各行各業的

職工，使我對生活在上世紀六、
七十年代的香港基層勞工的艱辛
有了較深入了解。
城市的發展、社會的繁榮有他
們一份血汗的澆鑄。他們靠一份
微薄的收入，往往捉襟見肘。令
人不平的是，他們一直被擠壓在
社會最低層。
香港的不少行業，在六、七十
年代很興盛，之後隨着社會的發
展，逐漸式微。
如過去街頭街尾或橫巷的剃頭
匠、擦鞋匠、為人拔面毛的順德
自梳女，沿街叫賣的叮噹糖、飛
機欖、爛銅鐵收買佬等，今天已
然絕跡。
我主管的香港三聯書店出版
部，曾敦請《明報．街坊廣場》
的資深編輯、香港通俗歷史研究
者魯金，主編一套《香港古今系
列》。
我們希望通過這套書，系統整
理出版香港的行業史、地域史
（包括街道史）、風俗史。
當時以香港三聯書店的副牌南
粵出版社出版，出版近二十冊，
後因我離開出版社而中斷。
可以說，我在《正午報》的十
載，是我走上文化傳播道路的起
點。且說一說《正午報》的人和
事吧。
最近資深報人周奕兄在研究
「林靄民與《循環日報》、《正
午報》」，並曾就其中一些疑問
找過我。
《循環日報》我不大了解。只

是《晶報》、《正午報》的坐落
地點，就在《循環日報》大廈
內，在那個年代，這座大廈是有
點氣派的。
我一入報館，《循環日報》甚

至後來由《循環日報》衍生的
《天方夜報》，已然不復存在。
還是聽老同事說的，《正午

報》的前身是《循環日報》。
《循環日報》是林靄民創辦

的。
林靄民及《正午報》的老總張

問強和副刊主任湯建勳，原是
《星島日報》的老臣子，因「起
義」而另起爐灶的。
早年《星島日報》被視為親台

灣國民黨報章。過去一直用民國
紀年，不用公元紀年。林靄民等
也許不值所為。
至於《循環日報》原於清同治

間刊發，由王韜創辦。
林靄民等人以「復刊」名義，
把《循環日報》在香港重刊。
那是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六日。
我入《正午報》時候，還在報
館看到一幀醒目的照片：「《循
環日報》復刊暨新建大廈開幕
禮」，由周峻年爵士剪綵，出席
開幕數千人，漪歟盛哉！
我聽老同事說，《循環日報》

的後台之一是中華總商會會長高
卓雄。
因為這個背景，被與「左派」
拉上關係。
我對《正午報》的歷史，大都

從李傑大姐口中獲悉。她被張老
總指派來帶領我們這些年輕記
者。 （《我的報紙生涯》之七）

因為內地政策的改動，香港演藝圈朋友回來香港的次數多
了，大家見面聚會的機會亦相繼增加，筆者頗喜歡參與這種

聚會的氣氛。聽聽他們在演藝圈工作的逸事，也是人生中的另一種「情
緒」體驗吧。這次朋友突然嘆氣地問道︰「好人是否真的好難做？」
朋友道出最近內地演藝圈引起不少人熱烈關注及談論的事，就是在

2002年仍是名不見經傳的女演員孫儷，見到一名衣衫襤褸的年輕人正蹲在
某餐廳最骯髒的角落不停在用手刷碗，後經了解知道這位年輕人因家貧、
要天天都來餐館謀求雜活，報酬就是可以讓他吃上一頓飽飯，孫儷的惻隱
之心被觸動了，於是主動聯絡這位年輕人，給予他一筆資助金，還承諾會
一直資助這位年輕人直至其學業結束。
然而，年輕人讀大學後，「良心」卻開始變味了，他不單止將學校補助
的6,000元藏為「私己錢」，更經常哭着叫窮，不斷向孫儷索求對他的資
助及生活費，像「吸血鬼」般吸的一次比一次狠，最令人憤慨的是這位年
輕人對資助之恩發洩為「理所當然」的態度，令一直施以援手的孫儷也感
心寒，最終「斷」了對這位年輕人的學業資助；年輕人瞬間怒了，在網上
對「恩人」發動各種「詆毀」攻擊，更以千字文討伐大罵孫儷如何如何的
無情，怎麼怎麼踐踏他的人格，常言道︰得人恩果千年記，得人花戴萬年
香呀；這位年輕人的行為心態實在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簡直是對他極度
無語。
心理專家指出，人心從來都是「不可測」的，施者對他的第一次幫助

時，受恩者可能感激流涕，恨不得「跪」謝，但受到N次的幫助後，這種
人格的人在意識層面受倫理道德約束而感激，而潛意識層面卻有一種相反
的情緒，渴望站到你的位置擁有同你一樣的資源，在人性中並不少見這種
「白眼狼」，唉！

「良心」何在？
人們常說「女人

心，海底針」，其
實「男人心」有時也變幻莫測，常
有突如其來的陰晴圓缺。某天，天
命就突然情緒化，心情變得低落，
下班回家後悶悶不樂。
正當我不知應如何排解情緒的時

候，好友阿占（即球彩台的「神奇
小子」，若閣下不知他是何方神
聖，請動動手指上網搜尋他，將會
看到他的一系列「神奇事跡」）在
晚上帶着一堆食物找到天命，與我
一同看球，皆因在當晚凌晨三點多
有一場很精彩的球賽。
我們二人紅酒雪茄，談天說地，

無論是家長裡短、男人和女人經，
或是家國大事，都暢談無阻。酒過
三巡，「神奇小子」阿占突然說：
「師傅，你信我吧，波膽，買5比
0」。「不是吧？25倍的哦？」天
命有點猶豫，隨後還是決定參考玄
學的「意見」：當天的日辰，是己
亥年丁卯月己未日丙寅時。一見到
當天己未的「己土」，我便知道會

一定贏，皆因還合了「木局」，正
是我朋友局。而天干透了正印和偏
印，主神通和第六感，再加上用木
局去生火，而火又生旺偏財星。如
此一來，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勝算
非常大。
而阿占也買了一些，話說回來，

對於這位曾經贏過7,200倍波膽的
「神奇小子」，天命總是暗自覺
得，他應該是擁有「神通」。
毫無懸念，最後我們確實是贏

了。其實天命並非沉迷賭博之徒，
也沒有買得特別多，只是享受「小
賭怡情」的樂趣罷了。
而若要說今晚最大的收穫，絕非

賭博，也並非金錢，而是有朋友的
相伴，說說笑笑、交流思想，負面
情緒也早已被排解得乾乾淨淨。若
閣下問我有什麼「玄學賭波經」，
天命絕不會教你如何沉迷賭博，為
追逐金錢而迷失方向、目中無人。
我會告訴你：約上三五知己，小賭
怡情，敘舊談心為大，乃人生最大
福氣是也！

玄學「賭波經」

哥 哥 張 國 榮
（Leslie） 辭 世

16年，狄娜（娜姐）辭世9年，
兩人去世日子只差一天，Leslie是
4月1日，狄娜是3月31日。這時
候忽然提起兩位故人，好像沒有
什麼關聯，不過我和兩位故人都
相交相知好多年，在想起了哥哥
之餘，也就想起了娜姐。
娜姐是哥哥的前輩，但他們從未
有合作過，私底下亦未有交往過。
哥哥去世16載，人們對他仍依
依難捨，文華酒店門前每到他的
死忌便堆滿鮮花，哥哥和文華酒
店已連成一體，文華酒店永遠都
擺脫不了哥哥，香港的文華酒店
實在太無奈了！每年這個日子我
便想起一個問題，4月1日文華門
前的鮮花愈堆愈多，所用的花價
格不便宜，全部是特級靚花。心
中每到這個日子便計算，究竟這
些花一共花費了多少錢，若然哥
迷改變一下悼念方式，每人都把
買花的錢折現，選擇一個慈善組
織把錢捐給他們，我估哥哥會更
加高興！
往事如煙，今日想說一件事，
某年某日，他約我和珍姐到馬會
下午茶，還有好朋友劉培基，四
個人在茶座天南地北，說着他忽
然有個建議，他說開間公司給我
倆，珍姐負責策劃，我負責宣傳
公關，為他的拍戲演唱做策劃宣
傳事宜，他要我們好好考慮一
下，再給他一個答覆。過了兩天

我們回謝了他，多謝了他的好
意！這麼多年前他已動了這腦
筋，是快人很多很多步。到近幾
年才見有明星藝人開公司邀請傳
媒為他們出謀劃策做宣傳。而我
們卻推了他的美意，如果當時答
應了，做成了，可能他和我們的
歷史都改寫！一直為當年那決定
感到懊悔、感到遺憾！一切都已
成過去！
再說回娜姐，她是我家兩代相

交，與家父是很好的朋友，她挺尊
重家父。一位被稱「奇女子」的明
星，才華橫溢，政治立場鮮明，風
姿綽約。辭世後沒有人悼念她，沒
有人再說起她，只有一些故人才偶
爾提及，教人感慨萬千！
任你生前如何叱咤、如何風

光，當你離開這個世界，往事都
只有如煙！

往事如煙

最近，又去西安城牆上走了一
圈。與以往無數次登城牆，或者

繞着城牆散步所不同的是，這是第一次用腳完整
丈量了這座四方城。從永寧門上，從永寧門下。
下來之後，查看手機上下載的運動APP，顯示是
14.79公里，較官方公佈的13.74公里，足足多了1
公里。想想沿途順道還攀上的角樓、箭樓、敵
樓，這個長度應該是無誤的。
走在12米的高牆之上，城內城外的景致盡在眼

前。與北上廣深相比，現代的高樓大廈並不算
多，靠近城牆的民居屋頂，隱約與城牆的垛口相
平。倒是有不少樹木的樹冠，高過城牆。只是春
天剛來，楊樹才生花，綠葉未盈。從城牆的垛口
望下去，護城河畔楊柳青黃，枝條垂條，杏花、
李花早已粉白如雲，貼梗海棠花繁葉茂，紅得讓
人有些不可久看。
莫占鶯花笑寂寥，長安春色年年有。春景在

前，唐人吟誦長安春色的詩句，不斷在眼前飄
過，與這座城市有關的人，也在我走過的18座城
門之上留下了痕跡。
現在完整的西安城牆，準確而言應該稱之為明

城牆。是600多年前，大明王朝在唐長安城的皇
城殘址之上修築而成。明朝初建時，只開有東南
西北四座城門，依次名曰長樂、永寧、安定、安
遠。民國時期，又增開了四座城門，中山門、玉
祥門、勿幕門、解放門。前三座門都以當時最傑

出的革命先行者的名字所命名，孫中山、馮玉祥
家喻戶曉，自不必多說，勿幕門對應的民國先烈
井勿幕，外界所知不多。
井勿幕是陝西蒲城人，少年有大志。15歲留學
日本，20歲加入同盟會，而後奉中山先生之命，
回到陝西組織發展同盟會，頗得中山先生器重，
讚其為「西北革命巨柱」。他也曾南下到香港，
參與籌劃廣州起義。
在日本時，井勿幕籌劃陝西籍留日學生創建
《夏聲》雜誌，並撰寫多篇宣傳民主共和思想、
聲援國內反清浪潮。1909年春，于右任因創辦
《民呼日報》宣傳革命，被上海英租界捕房逮
捕。井勿幕立即在《夏聲》上發表文章揭露事件
真相，呼籲社會輿論支持正義，引起國內外的震
動，英方最終只好釋放了于右任。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井勿幕出任陝西軍政府北

路安撫招討使。參加過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
命」，並在雲南護國戰爭中，出任熊克武部參謀
長，在陝西靖國軍中出任總指揮，後遭奸人所
害，時年不過30歲。孫中山護法大元帥府特贈其
陸軍中將銜，國民政府追贈其為國民革命軍陸軍
上將銜。陝西軍民為懷念他，曾將井在西安居住
過的四府街更名為井上將街，並在街南端城牆上
鑿開一門，名勿幕門。
新中國成立後，西安城牆又新增開了十座城
門，分別是朝陽門、建國門、和平門、文昌門、

朱雀門、含光門、尚武門、尚德門、尚儉門、尚
勤門。
我常常覺得，西安之所以還遺有古城的風貌和

氣質，不是因為兵馬俑列兵成陣氣勢恢宏，也不
是因為大雁塔端莊方正覽盡春秋，而是因為這一
座迄今仍形制完整的城牆。城牆是冷兵器時代禦
敵自衛不可或缺的屏障。工業文明鐵蹄肆虐，守
護古老中國城池的城牆，一座一座轟然坍塌，土
崩磚散之際，城的邊際遁去，曾經深植於人心的
歸屬感，也隨之浮蕩。
對於老西安人來說，出城就是遠方，進城便是

回家。城牆是觸摸得到的歷史，更是精神家園的
外在屏障。在外遊蕩多年，見慣了千城一面，每
次回西安，車子穿過高大厚實的城門洞，昔日漢
唐盛世長安的巍峨，剎那復甦，撲面而來的濃厚
文化氣息，是這種千年古都無與倫比的榮耀。
網路上曾經風靡過一段話，一下雪，西安就成

了長安，南京就成了金陵，蘇州就成了姑蘇。
在我看來，沒有這四四方方的青磚牆，雪再
大，西安也回
不到長安。

西安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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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雨，
打在車窗上，隨着車刷的
左右搖擺，這些雨水把擋
風玻璃刷得乾淨而又透
明，薄薄的雲煙繚繞着遠

山與近水，像是給它們褪去顏色的肌膚披上
了一層用白月光做成的紗裙。當距離故鄉愈
來愈近的時候，隨着氣溫的下降，這些雨水
一個個又化身成為了雪花，輕輕巧巧地讓自
己落在枝梢、屋簷及原野。
這次和老公驅車五百里地返回故鄉，是要

接母親到我們家過冬，從進入深秋後，母親
因為腿疼，便再沒有在農村老家一個人單獨
居住，而是住在了姐姐家裡。平時，我們在
電話裡通話的時候，母親說得最多的就是她
腿疼的事情，我便趁機說服她說：「你今年
除了腿疼，身體總體情況還不錯，要不你到
我家裡來吧，我們這裡有一個大夫治腰腿疼
還是不錯的，你來了我帶你去看。」才終於
說服母親到我們家裡來小住。
因為不是周日，姐姐幫母親打點好一切後去

上班，只有母親一個人在等着我們。讓老公拿
着母親簡單的行李，我想扶她下樓，結果母親
卻拒絕了︰「還是我用手扶着樓梯欄杆下吧，
你架着我胳膊走，我會更不得勁。」我便順從
了母親，走在她的旁邊照顧她。望着母親用雙
手扶着樓梯欄杆下樓，她蹣跚的步履像極了電
影裡那些回放的慢鏡頭，也像極了一隻背着沉
重貝殼的蝸牛在緩慢爬行。眼眶裡有淚水想要
流出，八十四歲的母親真的老了，再不是年輕
時那個為了討生活、為了養活她的四個孩子，
日夜在自己家田地裡勞作，走起路來風風火火
事事都要強的母親了。
作為一個半工半農的家庭，比起同村那些

雙職工家庭、或者夫妻雙方都是務農的家庭
來說，母親的辛苦要比他們大得多。母親加
上我們姐弟四人，共分得十畝的責任田，最
大的姐姐十二歲，最小的弟弟才只有四歲，
姐姐每天放學的第一件事情是到田地裡幫母
親幹活，我和妹妹每天放學最大的責任就是
看護弟弟，然後再負責做飯、餵雞鴨牛羊，
而作為教書匠的父親，不僅在學校擔着主
課，還擔任着校長的職務，所以如果不是節
假日，他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學校裡。
母親因為性格太過要強，總看不得自己家

的莊稼比別人家的差，一看自己家的莊稼長

得差了，就會着急上火，所以一忙起來，母
親卻連午飯也不回家吃，而是讓我做好午飯
送到田地裡，她在自己家地頭吃過飯後，一
刻也不捨得休息，接着又開始幹活。尤其是
夏收或者秋收的時候，母親往往是天不亮就
起床，晚上八九點鐘才進家門，因為身體得
不到很好的休息，那段時間母親經常牙痛，
更為可氣的是母親幹活時往往會把牙痛的事
情給忘記了，但只要一回家吃飯她的牙立刻
就會疼起來，疼得母親淚流滿面，可這並不
能耽誤她幹活，擦一把眼淚，依然來到自己
家的責任田裡勞作。那段時間又正好是麥收
和秋種時節，一個月下來，母親整個人瘦了
足足有十斤。
至於我們兄弟姐妹的善良，皆來自於母親

的言傳身教，我們村裡一戶人家的母親突然
去世，她留下的四個孩子皆與我們姐弟四人
的年齡相仿，入冬的時間，母親看他們身上
的衣服單薄，腳上穿的鞋子破得都露出了腳趾
頭，母親便把我們叫到身邊，對我們說：
「娘和你們商量件事行不，你們看到沒有，
香菊的弟弟妹妹們這個冬天連棉鞋都沒有，
媽媽想把給你們做的新棉鞋送給他們，你們
同意嗎？」接着母親又強調道：「你們都是
有娘的孩子，新棉鞋送給他們後，娘再給你
們每人做一雙更好看、更暖和的棉鞋。」我
和弟弟妹妹皆點頭同意，母親看我們點頭答
應，便讓我提着四雙嶄新的棉鞋，帶着弟弟
和妹妹親自把棉鞋送到他們家中。
母親和父親的婚姻生活，我說不上是幸福

的，也說不上是不幸的。面對滿腹經綸的父
親，從小大字不識一個的母親在父親面前是
自卑的，可她的這種自卑卻又與她骨子裡的
要強形成了強烈的矛盾衝突，所以兩個人在
一起時，他們吵架的時間卻比恩愛的時間
多。那時我們姐弟四人，望着母親兇神惡煞
一般罵脾氣溫和的父親時，內心曾經生出對
母親的討厭。而母親為了能追趕上父親的腳
步，往往白天在田野裡勞累一天，晚上給我
們做完衣服、鞋帽後，還努力自學了起來，
一直到現在，從小沒有進過學校大門的母
親，我們平日裡所見到的基本漢字她都能認
全並讀出來。
在我的印象中，母親和父親真正恩愛相處的

那段日子，應該是父親生病住院的那半年多的
時間裡，母親精心照顧着父親日常生活的一

切，幫他擦洗身體，餵藥餵飯，父親口中說出
的話是那麼溫情和感性，他用自己的手握住母
親的手說：「等我病好回家了，我一定在左右
鄰居面前好好誇誇你。」那一刻，已經七十一
歲的母親像少女一般，讓自己的臉兒緋紅。而
站在他們身邊的我，望着他們緊緊握住的手，
彼此相擁的身影，也深深明白了一個道理，原
來母親當年所以對父親兇，那是因為她深深地
愛着他，可勤勞、樸實卻又嘴特別笨的母親，
被生活的負擔壓得她無法透氣，更不會如何表
達對父親的愛了。那時的父親也一定是理解母
親的，所以無論母親怎樣的不可理喻，他都用
沉默來接納，不反抗、不回擊就是對母親愛的
最好詮釋。
自從父親走後，從悲傷中無法自拔的母親，

說得最多的話就是：「我的命一點都不好，年
輕的時候，他只顧工作不顧家，老了老了吧，
想好好和他在一起過幾年好日子，結果他又提
前走了。」還好近十多年來，母親漸漸從痛苦
中走了出來。而我和母親通電話時，她對我說
得最多的話就變成了：「比起咱們村其他老太
婆，我算是好的，國家一月給我七百多塊錢，
並且還兩年給漲一回工資，到你姐姐家，你姐
姐對我好，到你妹妹家你妹妹對我好，你弟弟
隨着年齡的增長，也一日比一日對我好了。以
後，我要好好的，還想多享幾年福。」聽了母
親這些話，心裡總是有說不出的柔情在蔭翳，
母親，您知道嗎？您永遠是兒女內心相思的歸
宿，有您在的家，我們的內心才會安靜而又平
定下來。
車子經過三個小時的行駛，我們終於返回了
家中，因為我家居住在六樓，走到樓梯口的時
候，老公蹲下身體要背母親上樓，母親急忙搖
着頭說：「不用，不用，我自己上樓就行。」
當陪着母親走到三樓的時候，我和母親的說話
聲驚動了三樓的左右鄰居，兩個老人同時開門
與我和母親打招呼，當兩個老人問起母親的年
齡時，母親大聲向她們說：「我今年八十四
了，在俺大閨女家住一個多月了，這到三閨女
家過冬天的。」兩個老人便齊齊讚揚母親道：
「老姐姐的身體真硬朗。」母親聽她們這樣誇
讚自己，臉上便揚起了燦爛的笑容。
那一刻，望着母親臉上的笑容，感覺似有

千縷萬縷的陽光普照在了自己的內心，似看
到那些小幸福都端坐在了天空中那些紛飛的
雪花之上，並輕輕唱着歌謠。

被幸福敲響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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